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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一个科学家的遭遇

刘强和玉哨下去后才知道，刘进不久前
为了替麻风病人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在排
雷时不幸遇难了。刘强决定继续刘进的工作。
他在坝子西坡上拉了一根绳子，绳子外面的
树林里是雷区。他不允许麻风病人跨越绳子
一步，自己则每天到林子里去排雷。刚才，他
从林子里回来取一件工具，正好给巫师解了
围。刘强来不及与巫师多啰嗦，就又
要匆匆赶回去———刚挖开的一颗地
雷正在拆引信呢。

这时，一群麻风病人把刘强进入
雷区的路堵死了：“刘老师，求求你不
要再去了。”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说。
刘强故作轻松：“大鼻子老伯，我不会
有事的。”这老伯没有鼻子。这里的麻
风病人全都忘了自己的真名，只拿自
己病残的肢体开涮。“前面的刘老师
也说不会有事的，可是他……你看看
这个坑啊！”一个女人的声音，苍凉而
无奈，她缺了一条腿，大家叫她长脚。
这个坑，现在就在刘强的脚边。这是
刘进遇难的地方。
刘强知道大家担心他的安危，就道：“你

们大家都清楚，只有开出一条路，我们大家才
能有活路。”但站着的麻风病人仍然纹丝不
动。“我的傣语不好，你们听不懂？”刘强无奈
地问。“懂，懂！”大家齐声喊，“我们知道您有
一颗金子般的心，所以我们要你活着啊!我们
已经失去一个好人了，我们不能再失去你了。
你和玉哨姑娘是我们心中的菩萨，没有你们，
我们就没有信心再熬下去了啊……”说着，人
们全都跪了下去。刘强忙说：“大家不要这样。
我在大学里受过军训，学过排雷，我出事的可
能性很小……”“不，不！”那个没鼻子的老头
狂叫着打断了刘强，“很小的可能也不可以发
生！我们的命贱，我们的命不值得拿你珍贵的
命来换。”稍一停顿，他突然叫道，“来呀，有病
的兄弟姐妹们，反正我们都活不长活不好了，
用我们的身体冲一条路出来吧。我———先上
啦！”老头一跃而起———
巫师看着这一切，心被震撼了。他从斜刺

里窜出去，一把抱住了这个刚才狠揍过他的
老头儿：“大叔不要冲了。大家再耐心等待一
下，或许我能想出比较安全的排雷办法。让我

和刘老师好好商量一下吧。”刘强不相信巫
师，但他总算给自己解了眼前的围，就带他来
到他和麻风病人居住的茅草屋里。在草铺上
坐下来，刘强便问：“你有什么好办法？”
巫师没有正面回答刘强的问题，只是将

身子半靠在墙壁上，从胸腔里往外深深地吐
了一口气：“哎！年轻人，我在山上做了很对不
起你的事。你可以看不起我，但我想请你听听

我的故事。不管刘强愿意不愿意，巫
师竟顾自说了下去———
“我叫刘仁祥，本是一个研究激光

的科学家。在中国一个国家级的科研
单位里，我异想天开提出了一个课
题———研究 "光激光。你知道，光的
"波段波长最短，能量最大，而激光则
又能爆发出更大的能量。如能成功，则
将是光学领域里一场巨大的革命。然
而，大家正热衷于‘文化大革命’，我的
研究成了资产阶级白专道路和疯子行
为。我真像疯子一样坚持了四年，虽然
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却获得了
初步成功。哪承想，我的成果却被别人
剽窃了去，我投诉无门，将写成的论文

寄到了国外；结果我成了‘叛国’分子遭通缉。
我逃到云南边境，昏死在一处丛林里，一位善
心的老祜巴救了我，从此，我在他的庙里当了
和尚。”“和尚怎么又变成了巫师？”刘强问。
巫师继续道：“那里也在搞‘文革’。其他

和尚都还俗了，老祜巴原是西藏过来的喇嘛，
年纪大没处去，为了让我能与他一起留在庙
里，将我的名字‘刘仁祥’改成了‘刀二羊’。
老祜巴又教我一些医术，我们为当地的人看
看病，因此也还比较受傣族人的尊重。有一
天，老祜巴告诉了我一个惊天的秘密：二战时
他曾为盟国打入纳粹赴西藏的考察团，寻找
沙姆巴拉洞穴———传说中的地球轴心。考察
虽然没有结果，但他却积累了不少资料，认为
沙姆巴拉应该在西藏的东南方向。不久前，有
行脚僧告诉他，在缅西与印度交界处的深山
峡谷里，每日清晨有奇异的绿光射出。这就勾
起了他的注意。但他已年迈，因此想要我去一
探究竟。我本是光学家，立刻技痒难忍，略作
准备就出发了。我跋山涉水，经过一个多月的
苦苦寻觅，终于找到了那绿光的出处；而你也
真的替我取到了那发光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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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 智

! ! ! ! ! !$#我对假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我不能太依赖这些过来人的经验，因
为我可以做得比他们都好。这个世界上，每
个人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去影响他人，
但我的信心，源自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那
一个声音。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在重庆的街上到处
走了。之前我一直要扶着轮椅走，但是从那
个时候开始，我会自己走十几分钟，然后扶着
轮椅走十几分钟，或者是在轮椅上坐着休息
一会儿。渐渐地，我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之
前医生跟我说，不要练太多，出了汗伤口会感
染。但是，我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容易被感染。
每一天，在保证练习的同时，我会检查伤口，
同时进行清洗护理。

我对假肢也开始有更多的经验，懂得去
调整它。我发现大多数装假肢的人，都很依
赖医生，就是一定要让医生去调，去指导。其
实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医生不是残疾人，他
对假肢的理解，是站在第三方的观感上的。
而真正能够让假肢更适合身体的，除了自
己，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后来，我到医院去
要了一大堆工具，自己拧来拧去地调整假
肢。比如说，我可以调它的角度。假肢套住膝
盖的地方叫接受腔，接受腔和钢管之间有一
个连接处，中间有很多螺丝，我就反复调整
这些螺丝。很多人装了假肢后说不适应，让
别人调，总是觉得膝盖的角度不对，调完之
后，总会有一些“外八字”或“内八字”。其实，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调整，因为只有自己才知
道怎么样是最舒服的。
当时，我的假肢要套很多层腿套，因为我

的腿还在康复的过程中。可能今天睡觉前肿
得厉害，第二天起来又消肿了，总是变来变
去。所以，我要根据腿的粗细，准备很多腿套。
医院提供的腿套很有限，我就到街上去买，买
那种正常人穿的各种各样的袜套。我想了很
多方法去装饰假肢，想着怎么样让自己更舒
服，并且又可以搭配衣服。

假肢是一门需要我一直去对
付的功课，要让它变得更适合于自
己，要下很多的功夫。绝对不是医
生给你假肢，装上就 #$ 了，你必
须自己去琢磨它。我那个时候经常
把脚底板掰来掰去，调整方向，因

为我觉得这么走路实在不好看，而且也总觉
得方向不对劲，走得很费力。同时，我还要换
一双更适合走路的鞋子，不是每一双鞋都能
套在假肢上，我可能要去很多很多的商场，才
能选到一双能穿的鞋。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假
肢越来越了解。从陌生到熟悉，我也算是“久
病成医”，终于，我也让自己的假肢穿得更舒
适了。

在渐渐适应假肢之后，我走路也不太疼
了。比如我跟朋友出去玩，他累了的时候，差
不多我也就累了；他要坐着休息了，我也差不
多该坐下休息了。这时候就只是累、疲惫、酸
疼，和疼痛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麻
烦，比如我不能长胖，长胖了，腿就会很不舒
服，挤压感就很强。胖子装假肢的效果没有瘦
子好。这也逼迫我必须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身体
状态，我要在食物上有所节制，体重不能超过
一个范围，否则就会很难受。

慢慢地，我对假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之前我的假肢医生说我不能穿裙子，因为
一穿短裙，假肢就露出来了。要想穿裙子，
就得穿靴子去掩饰关节。但要给假肢挑一
双合适的靴子可不简单，因为假肢的脚底
板是无法活动的，长靴根本穿不进去。为了
买一双靴子，我跑了三个月的地下商场，挑那
些侧面有拉链的靴子试穿，最后终于选到了一
双合适的。
我第一次穿上靴子，穿着短裙，戴了一顶

帽子，拍了一组照片，写的标题是假肢美女出
炉了，发表在我的 %%空间。那天我去敲开了
我假肢医生办公室的门，他一开始没认出我
来，我把帽子摘下来，他才恍然大悟，说，是廖
智啊！怎么打扮得这么时尚？我说是啊，我是
来告诉你，你永远不要剥夺一个女人穿裙子
的权利，我们穿假肢照样可以穿裙子。听了这
话，医生哈哈大笑，说廖智你真是太执着了。
我说对啊，我就是想告诉你，以后再有女病人
问你能不能穿裙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她
没问题。


